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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褚萌萌、陈国洲

　　 2 月 28 日，农历辛丑年的元宵节刚过
两天。
　　早上 6 点，在重庆江北机场，一名年轻男
子坐在即将飞往福建的飞机上，手中握着姓名
为“朱仁忠”的登机牌。朱仁忠，这只是他身份
证上的名字，他将要找回那个遥远却亲切的本
名——— 陈金滨。
　　上午 11 点，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下楼
村，陈家夫妇和儿子陈金鸿在几十位亲戚邻居
的簇拥下，焦急地在村口等着。往年，夫妇俩过
了正月初五就返回城区做生意了，而今年他们
一直留在老家，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辆车过去，又一辆⋯⋯终于，几辆车停住
了，一行人从车上下来。陈金鸿一下就认出来，
其中有个人和自己长着一样面孔。“金滨！”他喊
着孪生弟弟的名字，再也按捺不住，飞奔过去。
　　在迎面而来的几十个人中，陈金滨第一眼
看到的，也是宛若和自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哥
哥。他快步上前，抱住了来者，腼腆地轻声道：

“哥哥，是你吗？”
　　自 1999 年弟弟被拐失踪以来，这是两兄
弟第一次紧紧抱着彼此，正如他们 25 年前在
母体中一样。而此刻在鞭炮声中，站在他们背
后的母亲，早已哭得不成样了。
　　这场时隔 20 年的亲人团聚，要从一条抖
音说起。

双生重逢

　　 2021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 点多，苏欣（化
名）和丈夫陈金鸿正在公司上班时，收到一位朋
友的消息：“你看这个人是不是长得和你老公一
样！”朋友随后发来一张抖音视频的截图，图中
的男子和丈夫长得很像，只是略瘦一些。这是
一条寻亲视频，下方的文字列出了一些线索。
　　苏欣知道，生于 1995 年的丈夫有一个孪生
弟弟，1999 年时走失了，20 多年来一家人始终
在苦苦寻找。她感到“头皮发麻”，立刻告知丈
夫。陈金鸿看到截图中的信息写着：“在一个天
桥下走失，父母卖鞋，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这些信息都对得上，肯定就是了！”陈金鸿
说，“我当时就蒙了，哭着跑出去给妈妈打电话。”
　　正在莆田城区摆摊卖鞋的林小琴（化名）怔
怔地盯着儿子金鸿转发来的截图，早已泪眼婆
娑。在她身旁，一向沉默而隐忍的丈夫想起此
前经历过的太多次寻子失败，不想失望又落空，
淡淡地说道：“我看着不能确定。”林小琴再也忍
不住了，大哭着对丈夫说：“我拿命赌给你，这就
是我生的孩子！”
　　与此同时，苏欣立刻联系视频的发布者。
原来，发布这条视频的是公益组织“宝贝回家”
的志愿者刘红涛。去年 9 月，他在网上刷到一
则寻亲启事，便主动联系到这个现名为朱仁忠
的小伙子，用清晰的照片、简明扼要的信息为他
制作了寻亲视频，还帮助他找到重庆市公安局
进行 DNA 采样。此后，刘红涛接连三次在自己
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这则讯息，直到第三次浏
览量高达 130 多万，终于被陈金鸿夫妇看到。
　　为避免因认错而带来的二次情感伤害，从事
寻亲服务的人员通常会建议双方在 DNA 比对确
认后再进一步联系。“不用验就知道！”苏欣面对刘
红涛的建议，向他发送了自己丈夫的照片。“真是
机缘巧合！”刘红涛也一眼就看出了基因的力量。
　　同一天下午，从刘红涛那里得知这一好消
息时，朱仁忠正在重庆市酉阳县家附近的山上

采草药。他看着转发来的照片，看着双胞胎哥
哥酷肖自己的脸庞，药也顾不上采了，坐在山上
哭了一下午，直到天黑才下山。
　　从那天起，直至 2 月 25 日 DNA 比对结果出
来前，朱仁忠一直在手机上和哥哥姐姐聊天。“老
弟你还记得五岁的事情吗？”“你看我现在比较
胖，但前几年和你一样瘦。”“我们一家人都很想
你，爷爷奶奶也经常问你。”⋯⋯ 20 多年的分离
后，只这些朴素的家常，姐弟仨就常常聊到凌晨。
　　对朱仁忠来说，和哥姊的聊天甚至是从最
基本的一些问题开始的：“哥哥我叫什么？”“那
你叫什么？”“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平行岁月

　　姓名、年龄、家乡⋯⋯从小到大，朱仁忠对那
个原生的自己一无所知。记忆中唯一清晰的一
幕，也是午夜梦回时常常惊醒他的那一幕：在一
个天桥下，四五岁的他正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一起玩耍，突然被一个陌生人从背后抱了起来；
他使劲挣扎着，哭喊着爸妈，但是没人听见。
　　“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个天桥，也只记
得那个天桥。”朱仁忠说。后来，他每到一地，总
要习惯似地到处找找天桥，和记忆相比对。
　　可能因为不停哭闹，被带走没几天，小仁忠
就被扔到了马路边，后被送到泉州市福利院。在
这里，他被一户朱姓人家领养走。朱家对小仁忠
不错，只是管教得颇为严格。也许本不属于自己
的东西，放弃也就相对容易，小学三年级的一天，
不堪管教的小仁忠找机会从朱家逃跑了。
　　此后的一年是混沌的。小仁忠在街头流浪，
讨讨剩饭，拾拾废品。不幸中有万幸，他结识了
一个父母在当地打工的男孩，后又被男孩的父母
收养，带回了重庆老家。初中毕业后，朱仁忠凭
着对泉州的残存记忆，选择回到福建打工。
　　这些年来，虽然两度遇到了善良的养父母，但
朱仁忠晚上还是经常偷偷抱着枕头哭泣。“看到别
人幸福的家庭总会羡慕嫉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可是，寻找自己的家
人，仿佛是一种奢望。“我心里面特别想找，但不
知道该怎么找，感觉就是找不到。”
　　直到四五年前，朱仁忠在他人的帮助下，
才第一次了解到公安部门的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他燃起了一丝希望，并录入了
自己的血样。身边有些朋友也在得知他的身
世后，帮助他持续在网上发布寻亲信息。
　　沿着模糊的记忆，朱仁忠从山的那边一
步步走回来。而在海的这边，和朱仁忠有着
同样面庞的陈金鸿也在长大。
　　陈金鸿记事以来，这个丢失的弟弟就始
终让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经常会有亲戚朋
友问小金鸿：“你弟弟找到了吗？”每次他心里
都很不是滋味。
　　弟弟刚被拐走时，父母忙着找弟弟，又担
心大儿子的安全，就把小金鸿送回仙游老家，
和爷爷奶奶生活。由于小时候疏于父母的管
教，母亲总是埋怨他那时太调皮了。
　　最初的几年，母亲根本顾不上和父亲一
起卖鞋，从早到晚一心找弟弟。她在身上挂
着写有信息的牌子，挨街挨巷找，又印传单，
又发广告。
　　又过了几年，希望越来越渺茫。母亲开
始一宿宿失眠，头发掉得稀少，瘦了 40 多
斤，还相继患上肺病、中风、帕金森综合征。
　　在陈金鸿眼里，今年 50 岁的母亲显得
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她迷信神佛，总去发愿
找到小儿子，也祈求如果找不到的话，儿子能
过得好一点。她经常“不顾一切”地做好事，
买菜都会挑老人的摊位，有时候菜坏了也坚
持买下来。她还凭着不高的文化水平开始写
一些似懂非懂的诗，有的是平铺直叙的倾诉
体———“希望有人捡到给我看一下/我保证不
会吵架/你养他那么大不容易/你不用怕我不
会带走”，有的是宽慰自己的抒情诗———“让
我们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吧/笑口常开知足
常乐/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心无私天地宽”。

　　 20 多年来，陈家为了找儿子共计花费
十多万。哪怕已租得起门脸房，陈氏夫妇还
坚守在同一个地点摆摊卖鞋。“孩子没找到，
去别处干吗。”林小琴说。
　　长大后，陈金鸿觉得父母当年寻子的方
法太过老旧了，可做电商运营的他也没想起
来应用新媒体平台，一家人也没去公安局录
入 DNA 。“我天天都刷抖音，如果知道这样
能行，肯定早就发了。”和弟弟重逢后，他的欣
慰中带着一丝懊恼。

善心织网

　　“嗒嘀嗒——— ”福建的志愿者同事向刘红
涛发来陈家团聚的现场视频。“久别的亲人见
面的那一刻，总是能让我很激动。”这位来自
河南省中牟县的 41 岁村干部微微一笑，而
后又马上转向了其他求助信息或可能的
线索。
　　加入“宝贝回家”七年来，刘红涛已参与
帮助上百人找到亲人。这一组织成立于
2007 年，如今在全国共有 30 余万名像刘红
涛一样的不收取丝毫费用的志愿者。从曾经
的网络论坛、聊天群组，到移动时代的各种自
媒体平台，该组织多年来利用各种渠道汇总、
沟通信息，共促成 3000 余个家庭团圆。
　　刘红涛的母亲患有智力残疾，长年照顾母
亲的经历使得他一直关注身边的流浪人群，从
年轻时就常常帮助一些走失人口回家。几年
前，从本地媒体上得知有这样一个组织，他十
分兴奋，当即决定加入。可是由于几乎完全不
会操作电脑，他还曾一度被组织“开除”。
　　怀着助人的强烈愿望，刘红涛不断琢磨
练习，从一开始发布一条消息要七八个小时，
到如今只需要五分钟。更难得的是，他在抖
音平台上开通三年多的个人账号现有近 40
万粉丝，为所有志愿者之最。
　　几乎每天晚上，忙完自己的本职，刘红涛

开始在电脑和手机上，认真回复每一条留言，
筛选可能的线索，经常忙到凌晨一点多，顾不
上跟任何人说话。家人也习惯了在一旁看着
他：笑了，可能是有希望牵线成功；皱眉头了，
就可能意味着一次希望的落空。“我要求自己
每天都处理完当天收到的信息，不能因为我
而耽误人回家啊。”他说。
　　刘红涛自称记性并不好，但却能够清晰地
记得处理过的许多案例：一个年近百岁的老奶
奶，找回家乡后竟然还能见到年龄相仿的发
小；一名小时候走失的青年，找到亲人后才发
现双方在同一小区里一起生活了多年；一名被
抛弃的遗腹子，从小孤独长大，找到姨妈到才
猛然体会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每一个案例都有独特的感动之处。”刘
红涛说，“特别是近些年，像福建陈家这样的
案例更是让人感叹世事之巧，也让我们相信
如今通过运用新媒体真的可以帮助更多人找
到回家的路。”
　　新科技助力寻人，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公安部于 2016 年 5 月在全国范围内上线

“团圆”系统，运用“信息化+打拐”的方式建
立起儿童失踪信息发布的官方渠道，截至
2020 年 5 月已发布儿童失踪信息 4467 条，
找回 4385 人。今日头条也于 2016 年 2 月
启动“头条寻人”项目，其原理是借助地理位
置推送技术在走失者失踪地点附近推送寻人
启事，截至今年 3 月已推送超过 13 万条寻
人消息，帮助超过 1.5 万个家庭团聚。
　　“一方面，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特别是脱贫攻坚的推动，包括盗抢儿童案件
在内的拐卖人口案件数量近年来呈下降趋
势。”朱仁忠一案负责人、重庆市公安局刑侦
总队拐卖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说，“另
一方面，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公安部
门打击拐卖案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樊劲松介绍，DNA 鉴定技术、人脸识别
技术等，都已经广泛应用在儿童拐卖案件的
侦破中。这位从事打拐工作 21 年的民警自
己也开通了新媒体账号，他认为新媒体平台
可以更好地发动群众的力量来帮助群众。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陈金滨早早就将
微信更改回了本名。虽然并没有一起长大，但
他发现哥哥和自己仍然有种双胞胎的默契，大
到对人生的看法，小到吃饭的口味、走路的样
子。“感觉每天心情都好好。”他在一条朋友圈
中写道。哪怕这半个月来，他每天只是陪在父
母身边，吃饭、聊天、走亲戚、跳跳广场舞。
　　刚刚联系上亲生家人时，陈金滨只想背
着养父母，偷偷地在微信上聊天。“养父母一
直对我很好，我很怕伤害到他们的感情。”陈
金滨说。后来，得知他寻亲成功的养父母一
家，都十分支持他回来与亲人见面。至于未
来何去何从？陈金滨最近只想好好享受在亲
生父母身边的日子，不愿谈太多，也可能没有
完全想好。
　　“感恩，只有感恩。”母亲林小琴说，“感谢
阿滨遇到好心人家收留他，感谢抖音让我们
相见。孩子已经长大了，未来如何，我尊重他
自己的选择。”对于陈家人来说，这场 20 多年
后的重逢，总归是到来了，到来了就是好的。
　　但或许本可以更早一些的。正如樊劲松
所呼吁的，希望更多失散家庭能积极主动运用
各种权威平台，比如免费的全国“打拐”DNA
数据库等，也希望更多好心人在发现走失人口
后，能够以及时有效的方式施以援手。愿更多
人早日找到失散的亲人，更愿天下无拐。

世界上“另一个我”，失散 20 多年后网络一线牵
新科技助力寻人，让更多“宝贝回家”

陈金滨兄弟俩幼时与母亲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母亲（中）见到失散 20 年的儿子陈金滨（右），泣不成声。（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深圳 3 月 18 日电（记者孙飞、赵
瑞希）如今，消费者在饭店用餐时，扫码点餐已
十分普遍。但部分餐厅点餐、买单时，要求强
制关注微信公众号，有的还需要输入手机号、
生日、姓名等。本来只想安静地吃个饭，没想
到却被“收割”一波个人信息，不少顾客顿觉饭
菜“不香”，商家“流量捆绑”何时休？

  扫码点餐藏“公号陷阱”，引强制

关注质疑

　　“进店扫码点餐。”如今，消费者在餐厅吃饭
时，通过手机扫码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式。
　　快速普及的扫码点餐，为商户节省了人力，
给顾客带来了便利，但也暗藏“强制关注”的陷
阱，引发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
讨论。
　　在深圳福田工作的张小姐说，在不少餐厅
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公众号，多花了时间不
说，手机 App 也变得十分“臃肿”，有时还会收
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现在“吃完

饭就取关”。
　　记者走访深圳数个商圈了解到，多数餐厅
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扫码后，约有一半餐厅
要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进行点餐，一些餐厅扫
码后还要求用手机号登录才能点餐。还有餐
厅的点餐系统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生日、姓
名、性别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
　　在茶饮品牌“喜茶”的一家门店，记者用微
信扫码下单，被要求用微信手机号一键绑定或
者其他手机号绑定，否则无法下单。若用支付
宝扫码，顾客需要授权商家使用手机号、昵称、
头像、性别、地区等信息。
　　深圳市消委会法律部负责人何宝媚说，近
期当地组织志愿者走访调查了 36 个大中型商
超、26 个连锁餐饮品牌共计 260 个门店，有
97.02% 的商家采用了扫码消费，其中 95.64%
的商家在扫码后仍须关注或授权才可进行
消费。
　　同时，深圳市消委会以线上投票的方式调
研了消费者对扫码消费问题的看法，共 963 名
消费者参与了投票，949 名消费者遇到需同意
授权或注册会员才能使用的情形，941 名消费
者表示介意商家收集个人信息。
　　“为什么点个餐必须提交个人信息？商家
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收集个人信息吗？这些个人

信息被收集后会被如何使用？有没有信息泄
露风险？”张小姐问出了很多消费者关心的
问题。

  关注后被“画像”，或损害消费

者权利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开发的门槛不高，
市面上存在不少开发扫码点餐小程序的技术
企业。
　　一位技术企业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可
快速搭建包括 App 、小程序、公众号在内的
扫码点餐系统，客户可选择让消费者扫码
跳转关注微信公众号中的服务号，再进入
点餐页面。而在餐品结算时，“在后台可以
自定义添加要求顾客填的信息，就餐人数、
顾客姓名、联系方式等都可”。
　　消费者还可能“一不留神”就被商家“画
了像”。
　　国内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顾客的消
费行为，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商户可以有针
对性地将打折、优惠券、积分等营销措施推送
给顾客。
　　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画像”，本想安静地吃

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凝视”。不少业界人
士认为，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类问题并非
仅出现在餐厅用餐中，停车场扫码缴费、酒店
扫码入住……多个生活场景都出现了需要授
权才能消费的默认性或强制性提交个人信息
的情况，大有蔓延之势。更有不少商家通过
打折和赠送小礼品获取个人信息，比如商场
里扫码领取化妆品小样的自动售卖机等。
　　不论店大、店小，各类商家都在积极地
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但其在防止个人信息
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否充足？2018
年，旗下包括汉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
华住集团就曾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5 亿条
会员信息在境外网站上挂售。

  扫码点餐需有安全“边界”，

“信息收割”亟待规范

　　不少业界专家认为，餐饮作为最基本的
消费之一，覆盖了几乎所有的消费者，近来
由扫码点餐消费等带来的“信息收割”迹象，
亟待采取措施予以规范。与此同时，行业主
管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各行业的扫码消费管
理细则，建立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
为 ，扫 码 点 餐 涉 及 顾 客 的 选 择 权 和 隐 私
权，餐厅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不应强制关
注公号、强迫提供信息，部分技术公司宣
称顾客信息储存在“云端”，但仍可能引发
隐私泄露忧虑。
　　实际上，围绕个人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等顶层设计均
已做出规定。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刚表示，个
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近期提请审议的背后，
是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方式和途径让
人防不胜防。商家获取消费者手机号、通讯
录、精确地理位置等多项与消费无关的信息，
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的原则”。
　　余刚等法律专家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应
根据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制定行业管理细则，
督促餐饮等行业优化服务，加强行业规范，
同时设立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界”，拓宽
消费者的侵权投诉渠道。
　　深圳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扫
码消费的相关问题，将进一步展开相关调查、
监督工作。  （参与采写：杜伊婷）

扫码点餐个人信息被“收割”，还可能被商家“画像”


